
! ! ! !讲起自己做物事，最
早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
期，交关中学生辣辣学堂
老师指导下头做起了矿

石收音机。搿种收音机邪起简
单，先用三夹板钉一只木头盒
子，拿无线电商店买来个矿

石、线圈等零件装进去，通上耳
机，最后辣辣晒台浪树一根蛛网
式天线，到自来水龙头浪去接一
根地线，就可以收听到广播节目
了。到六十年代初期，大家感到矿
石机有点落后了，就开始动脑筋
做半导体收音机了。阿拉先从无
线电商店或牛庄路电料市场买来
机壳、线路板、二极管、三极管、磁
棒、扬声器、单联开关等零件，再
按照《无线电》杂志上提供个线路
图组装。做好以后，无论是外观还

是收音效果侪比矿石机好，而且装
上电池还可以随身带，邪起便当。

除了自己装收音机，在三年困
难时期，上海人还为了节约布票、
布料用零碎布头拼拼凑凑做假领
头，做内衣内裤。就算勿会做裁缝
生活个人，也会得七转八弯去寻会
得做个人帮忙做。

后来，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个辰光，交关人家会从柴爿店里买
点木板或者从厂里个垃圾堆里捡
一点旧木料回来自家做箱子，好让
屋里厢个小囝下乡个辰光装衣裳
用。还有人家想到小囝到了农村后
勿会烧灶头，就到虬江路旧机电市
场买来铁皮自家敲煤油炉子，让小
囝带到乡下头去烧饭烧菜。

呒没多少辰光，敲煤油炉子个
热潮就蔓延到了一些企事业单位
个单人宿舍里，单身汉们或为了改
善伙食，或为了辣辣女朋友面前卖
样、扎台型，也起劲个敲起了煤油

炉。伊拉敲出来个煤油炉比弄堂里
敲出来个挺刮得多，因为单身宿舍
里向工种齐全，制图员、板金工、电
焊工、车工、钳工……要啥有啥，所
以伊拉合伙敲出来个煤油炉绝对弹
眼落睛。

搿里讲到了迭些手浪向有车、
钳、刨技术个人，后来还做出交关大
家欢喜个物事，比如烫头发用个夹
钳、烫衣裳用个熨斗、各种形状个开
啤酒瓶扳头……伊个辰光，手里有
几样搿种物事老出风头了。
讲到做烫头发个夹钳，搿里还

有个小插曲，就是阿拉隔壁个小阿
姐自家倷夹钳烫好一头个卷发以后
感到蛮好看个，就跑到照相馆里去
想拍张照片，呒没想到拨照相馆师
父一口拒绝：“阿拉照相馆是勿拍卷
头发个照片个，想拍，回去倷头发弄
直了再来！”呒没办法，小阿姐只好
回到屋里向照镜子自家欣赏。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交关

青年朋友到了结婚年龄，但是结婚
个嫁妆难办啊，像大衣橱、五斗橱、
脚踏车等等侪要凭票供应，手里向
呒没购物票，物事就买勿到，婚就
不好结，搿哪能来讪！于是伊拉就
想办法自家做。

先凭结婚证到木材商店里买
做家生个木料，再到家具商店里去
驳样子，最后按照驳来个样子做出
大衣橱、五斗橱、夜壶箱。当然油漆
搿挡生活阿是自家做。到油漆商店
里去买来猪血、老粉搭子油漆，经
过内行指点，一道工序一道工序
做，考究个还会上点蜡克。做好以
后，样式搭子颜色绝对勿会输拨店
里向卖个。

至于脚踏车，装起来有点烦，
辰光阿拖得长，因为零件要到中央
商场一样一样淘回来，特别是三角
架、后飞，邪起难淘，就算侬每个礼
拜日侪到中央商场去兜，也只好碰
运道，碰着了就买，碰勿着只好空

手回去。我当时就自家装
了一部脚踏车，用搿零件
侪是凤凰牌个。为了淘到
全部零件就用脱一年半。

到了改革开放个辰
光，大家开始追求洋气，
就做起了玻璃橱、沙发等
家具。讲到做沙发，迭个是要
由木工生活搭子裁缝生活配
合辣辣一道做个。当然辣辣一
条弄堂里或者辣辣一个单位里，
会做搿两样生活个人侪是有个，
大家就互通有互，通力协作，侬帮
我，我帮你，勿管是单人沙发还是
三人沙发，一样样侪做出来，派头
十足。
可以讲，老早上海人自家装

收音机、装电视机、装脚踏车、做
家具，侪是邪起拨人家看得起个
一桩事体，怪勿得交关外地人讲
上海人聪明，心灵手巧，会得过日
脚，大概道理就辣辣搿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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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闲画 文图 ! 阿仁差一点点变“冲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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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话里，一字多意、一词多

意的情况很常见。这里讲的“过

门”，就是一个多义词。

一家一门，“门”里有“家”的

意思。在婚嫁娶亲的语境中，“过

门”就是指“从女家门过到男家

门”，也即女子出嫁到男家。市

民有时对话，问：“侬囡过门了

没有？”就是问对方姑娘是否

出嫁了的意思。“过门”是比

“出嫁”“成家”“结婚”更通俗、

更形象的说法。

在略带威胁、恐吓的语境

中，“过门”则有“过关”的意

思。例如：强势的一方对弱势

的一方说：“迭桩事体，侬要是

勿讲讲清爽，今朝侬就勿要想

过门！”又如，孩子放学回家，

跟父母回报：“老师今朝说了，

这篇作文要是写勿出，就勿放

我过门。”

“过门”用得最多、也最平和

的地方，是在音乐和戏曲领域。在

歌曲、唱段的前后或中间，用乐器

单独演奏的部分，就叫“过门”。沪

剧的各种调头里，“过门”都是少

不了的。二胡演奏的过门，圆滑而

滋润；琵琶演奏的过门，活泼而灵

动。沪剧唱段里的过门，有的已经

成为唱腔的有机组成部分，好听

得令人难忘。许多沪剧爱好者在

清唱时，连过门也不舍得放弃，会

一路将它哼过去。

“打过门”，就是从戏曲里的

“过门”引申而来的。戏曲“过门”，

起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演唱者趁

此间隙可以透口气；在时间上，“过

门”比较短；在节奏，“过门”也比较

快，有点声音还比较轻，所以，

一般人对它不是很在意。这就

为糊弄观众提供了机会。台上

的演员偶尔忘了词，有经验的

琴师会拖长“过门”来“混腔

势”，这种现象很是有趣。

“这里可以打个过门。”原

是曲作者或唱戏人的一句行

话，到了民间对话里，就转换

成了拖延、忽悠、掩盖、敷衍、

蒙混过关的意思。如：“伊这样

讲是打个过门，肯定不会兑

现。”又如：“现在笑嘻嘻跟我

打过门，等一歇就滑脚溜走，

侬想也勿要想！”还有，为别人

作掩护，也可以用“打过门”，如：

“伊本来要罚款的，结果有个人走

过来，帮伊打了个过门，伊就勿声

勿响走脱了。”

“打过门”，一个好好的艺术

用词，谁能想得到，慢慢竟演变成

了一个贬义词。

【本栏文章可尽量用沪语转

换读———编者】

! ! ! !连环画又称“小书”或“小人
书”，那些专门出借“小人书”个摊头
则叫“小书摊”。在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上海个街头巷尾、中小学附近到
处可以看到小书摊。伊个年代呒没
电视、网络、游戏机!看电影也只能
偶尔为之。去小书摊!几分洋钿租几
本连环画看几个钟头就是最开心个
事体了。一分洋钿借一本，对现在个
小人来讲，简直不可想象，但对伊个
辰光个人来讲，弄堂口个小书摊留
了记忆里个侪是温馨。 文 ! 阿吴

! ! ! !北方人经常笑话上海人“黄王”
不分。其实伊拉呒没注意到，上海闲
话里真正混淆得一体世界个，勿是
“"#$%”是“"&”。

侬问人家姓啥：“侬尊姓？”对方
要是姓“"&”!讲起来就势必复杂：
“免贵，姓吴，口天吴”“姓胡，古月
胡”“姓伍，队伍个伍”“姓武，武装个
武”“姓和，和平个和”“姓户，户口个
户”，比较生僻个姓还有：“午”“毋”

“扶”“戊”，甚至有点难以表达个
“扈”等，一律读“"&个平声”，忒些
姓起码跟“"&”多少还有点得介，但
像“人可何”“祝贺个贺”“师傅个
傅”，勒拉普通话里更本跟“"&”丝
毫勿得介，上海闲话里也统统称作
“"&”' 实在有点稀里糊涂。

上海闲话里读着“"& 平声”
个，还有“父亲个父”“符号个符”“豆
腐个腐”“妇女的妇”“水壶个壶”“芙

蓉的芙”“误会的误”“护士个护”“抚
摸个抚”，及沪、芜、雾、务、糊、狐、
弧、葫、蝴等等勿一而足。
另外，讲到一些特别个地名也

会有点麻烦，比如侬讲“我是湖南
人”，上海人非得再要问清爽：“是湖
浜个湖，还是黄河个河呀？”上海人
“湖、河”也不分。自然“湖北、河北”
同样听不清。现在上海外地人介多，
分不清实在讨厌。

! ! ! !小偷，上海人称之为贼、贼爷
爷、贼骨头。扒手，上海人称之为扒
儿手、三只手、八级钳工，还有就是
“冲手”。查上海话词典，“冲手”寻
勿见。既然上海闲话里有“出冲”，
有“冲头”，此地就写成“冲手”吧。
老底子，上海滩上个电车、公交汽
车人多，人轧人人贴人，是“冲
手”施展身手个好地方。我经
历过搿样个事体，吓煞人。伊
个辰光，我还是“红领巾”，
半个大人。每个礼拜天早
上要乘 (路有轨电车到静
安寺，去市少年宫学画图。
上了电车，人是交关多，上
车下车，大家轧来轧去。快

要到静安寺站个辰
光，我前头勿太远
个一个阿姨
突然叫起来

了：“勿好了，我个皮夹子被人家冲
脱了！”电车随声急刹车。车厢里一
记头闹猛起来。
“勿要开门！‘冲手’肯定还勒

车子上，捉伊出来！”
“阿姨立勒前车门。前车门个

朋友勿要动，大家搜一下身！配合
配合，搭牢搿只贼骨头！”

“侬又勿是警察！”
“去喊警察过来！”
一团混乱。一个业余“福尔摩

斯”，四十几岁个爷叔让大家安静
下来。“先问问清爽，再讲！”阿姨
讲，伊一只红颜色、配有小拉链个
皮夹子呒没了。里向有靠十元钞
票。伊是中百公司上车子个。
“好了好了，好几只站头过脱

了。‘冲手’老早下车子滑脚哉！”
“勿算大铜钿，叫啥个警察！”
“为了几块洋钿，浪费大家个

辰光！”
“车子介轧，要特别当心！”
“好了好了，车子动起来哉！”
尽管落特皮夹子个阿姨勿情

愿，电车又开了。到了静安寺，大
家一哄而散。看了一场热闹，我轧
下电车去等红绿灯过马路。手习
惯性插进身上大衣个口袋，发现

里向有样么事，摸出来一看，竟然是
只红颜色有拉链个皮夹子。呆脱！一
身冷汗。肯定是车上有人提出要大
家搜身个辰光，贼骨头转移赃物，趁
乱塞进了我个大衣口袋里。我搿伊
个阿姨一样，是木鸡，呒没一点点警
惕性。马上奔到马路当中个岗亭，一
五一十讲给警察听，还交上了搿
只皮夹子。

警察叔叔还是表扬了
我。“好小囡，做得对！亏得
当时呒没搜大家个袋袋，否
则侬跳进黄浦江也讲勿清
楚了！”再出一身冷汗。我差
一点点就成为人赃俱获个
小“冲手”了。如此，我还会
有今朝么？人多人杂
个地方，时刻警觉
勿是一句空
话。记记牢。


